
KPP 600-20 2X40 UL

产品名称 KPP 600-20 2X40 UL

公司名称 广州市长科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价格 面议

规格参数 品牌:KUKA
型号:KPP 600-20 2X40 UL

公司地址 天河区高普路168号A1栋2楼

联系电话 020-29131671 15975372026

产品详情

  

 

 

名称：库卡c4机器人电源

订货号：00-198-263  

型号：kpp 600-20 2x40 ul 

库存:原装正品及二手备件齐全 

优势提供kuka库卡机器人维修，安装，培训，保养，改造服务

提供库卡机器人驱动电源维修及回收服务。

 

---库卡机器人系统集成服务---

▄▄▄▄▄▄▄▄▄▄▄▄▄▄▄▄▄▄▄▄▄▄▄▄▄▄▄▄▄▄▄▄▄▄▄▄▄▄



本公司基本上进口产品都能采购。只要您提供品牌和型号，其余的事情交给我们！

优势供应德国kuka工业机器人kuka控制系统等欧美备件

售后服务：产品提供24小时在线技术服务、产品质保期12个月，免费提供产品升级）

 

机器人备件中心---广州市长科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手机(微信 )：13543455804

电话：020-29131671

传真：020-28083007

q q客服：767051518 公司主页：http://www.gzchangke.com

     

    广州长科长期服务的机器人品牌与部分产品：

瑞士abb机器人、德国kuka库卡机器人、日本fanuc发那科机器人、日本安川motoman莫托曼机器人维修、
保养、调试、培训。

abb机器人示教器，fanuc发那科机器人示教器，kuka库卡机器人示教器，安川机器人示教器维修与备件（
机器人本体、控制柜、示教盒.触摸屏、焊接基板、主计算机板维修、机器人电路板、电源模块、i/o模块
、驱动器模块、人机界面、机器人操作手柄、smb模块、轴计算机、电源分配线、急停开关、六轴驱动
器、机器人本体与控制柜连接线缆、六轴伺服电机、镇流器、保养润滑脂、风扇、电池）等零配件。

 

  

库卡c4机器人电源订购：

订货号：00-160-150  型号kpp 600-20

订货号：00-198-259  型号kpp 600-20 ul

订货号：00-160-151  型号kpp 600-20 1x40

订货号：00-198-260  型号kpp 600-20 1x40 ul



订货号：00-160-152  型号kpp 600-20 2x40

订货号：00-198-263  型号kpp 600-20 2x40 ul

订货号：00-160-153  型号kpp 600-20 1x64

订货号：00-198-265  型号kpp 600-20 1x64 ul

订货号：00-245-213  型号kpp 600-20 3x20 ul 

 

库卡c4机器人驱动订购：

订货号：00-192-552  型号ksp600 3x20

订货号：00-198-266  型号ksp600 3x20 ul

订货号：00-160-154  型号ksp600 3x40

订货号：00-198-268  型号ksp600 3x40 ul

订货号：00-160-155  型号ksp600 3x64

订货号：00-198-269  型号ksp600 3x64 ul

 

【以上型号，全新二手齐全】

  

 

 

库卡kuka示教器：

库卡示教器 kcp1 /kcp2 /kcp4

库卡示教器配件：

示教器液晶屏；

示教器开关按钮；

示教器急停开关；

示教器主板；

示教器触摸板；



示教器按键膜；

示教器电缆。

以上配件现货供应，原装正品，保修一年，可开具17点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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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了一个月以后，他告诉劳登勋爵他的船底长满了海藻贝壳等物，已经到了必然会影响它航行速度的程
度，这对邮船来说是很严重的，因此请求允许他一些时间，以便把船拉起来清除船底。将军问他需要多
少时间，他回答说三天。将军回答说：“如果你能够一天就搞好，我就答应，否则不行，因为后天你一
定要启碇了。”这样这位船长的请求从未获得批准，虽然事后这只船一天又一天地被扣留了足足三个月
之久。 

 

 

第49节：后天一定要启碇了 

 

 

在伦敦我也遇见了鲍纳尔船长的一位乘客，因为劳登勋爵欺骗了他，把他长期扣留在纽约，以后把他带
到哈黎法克斯，又把他带回纽约，他气愤极了，发誓要提出诉讼，请求赔偿损失。究竟他以后是否提出
诉讼，我不知道，但是根据他所讲的，他所遭受的损失是十分巨大的。 

 

从大处来说，我觉得十分奇怪为什么人们会把像指挥大军那样的重大任务托付给这样一个人。但是后来
我阅世较深，熟悉了攫取职位的方法和封官赐禄的动机之后，我就不再惊奇了。在我看来，如果继布剌
多克而掌握军权的瑟力将军不被免职的话，在一七五七年的战役中，战绩一定会好得多，而劳登勋爵在
这次战役中却轻举妄动，铺张浪费，使我们的国家民族遭受到难以想象的耻辱，因为虽然瑟力并未受过
军事教育，但是他通情达理，精明机警，能够接受别人正确的劝告，决断英明，执行计划时迅速敏捷。
劳登不用他的大军去保卫殖民地，而让他们去遭受敌人的侵袭，可是他自己却吊儿郎当地在哈黎法克斯
练兵，这样就丢掉了乔治堡。他搅乱了我们所有的商业活动，长期禁运粮食出口，因而使我们的商业感
到走投无路。虽然禁运粮食出口的借口是为了不使敌人获得粮秣，但在实际上只是为了压低粮价，以便
军中伙食承包人可以从中渔利，据说(可能这只是猜疑)他还接受了承包人的贿赂哩。最后当禁运令撤销
时，因为忘了把这个通知送到查勒士敦去，却使卡罗来纳的舰队多停留了几乎三月之久，因此使得它们
船底严重地受到了蛀虫的侵蚀，以致其中一大部分船只在归途中沉没了。 

 

对于一个不熟识军事的人，指挥一支大军必然是一个极沉重的负担，因此我相信瑟力被免职，他自己倒
是真正乐意的。我参加了劳登勋爵接任时纽约市民为他举行的宴会。瑟力虽然已经免了职，也出席了宴



会。当时有很多军官、市民和陌生人出席，有一些椅子是向邻近居民借来的，其中有一把椅子很低，却
想不到瑟力恰巧坐在上面。我坐在他旁边看到了，我就说：“先生，他们给你的座位太低了。”他说：
“没有关系，富兰克林先生，我觉得低的座位最舒适。” 

 

在我上述逗留纽约期间，我收到了我替布剌多克采办粮秣等物的各种账单，在这以前，其中有些账单我
还来不及从我所雇用的各采办员那里收回，我把账单送到劳登勋爵处，请求付偿余数。他命令主管人员
对这些账单加以彻底的审查，那位军官核对每一张付款凭单以后，证明账目和差额准确无误，劳登勋爵
就应允给我一张发款员的支票。但是他一再拖延，虽然我经常按照约定时间去取，我一直没有拿到。最
后，在我动身前，他告诉我说经过仔细考虑以后，他决定不把他的账款和他前任的账款混在一起。他说
：“你到了英国，只要把你的账单呈送国库，他们马上就会把余款还给你的。” 

 

我提到(但是毫无效果)我被迫长期逗留在纽约，因而使我不得不支出巨大而意外的费用，所以我要求立
即付款。我指出我办理采购并未支取佣金，因此他们应当立即偿还我垫付的款项，不应当再增加我的麻
烦，也不应当再事拖延。听到这句话，他说：“唉，先生，你不要以为你能使我们相信你没有得到什么
好处，这些事情我们很了解，我们知道所有与军队采办有关的人都有办法从中中饱。”我使他确信我的
情况并非如此，我并没有因此赚一文钱，但是他显然不相信我的话，以后我确实听说有人常从这种工作
中发了大财。至于欠我的余数，到今天还没有偿还，以后我还要提到。 

 

在我们启碇前，我们的船长大大地夸奖了他那只船速度很快。但是不幸得很，航行一开始，它被证明是
九十六只帆船中行动最迟缓的一只，这使得船长非常懊丧。关于行动迟缓的原因船长做了许多猜测，有
一次我们靠近另外一只几乎跟我们一样慢的船，但是那只船却追上我们了，这时船长命令全体人员跑到
船尾去，尽可能地站在旗杆附近。连乘客在内，我们约共有四十人。当我们站在船尾时，船的速度就加
快了，一忽儿就把附近的一只船远远地落在后面了。这清楚地证明了我们船长所猜想的是确实的：就是
船首装得太重了。似乎这是因为大桶的水都放在船首，因此他命令把这些水桶向船尾搬动。以后这只船
就恢复了它的本性，成为全队中最优良的帆船。 

 

那位船长说这只船的速度曾经有一次达到十三海里，计算起来，就是每小时十三海里。我们船上的乘客
中有一位海军的肯纳特上校，他力辩说这是不可能的，没有船能驶得这么快，一定是船长把测线上的标
度弄错了，或是掷测线时出了毛病。他们两个人就打了赌，等候有足够风力的时候就可以决定胜负。于
是肯纳特仔细端详那根测线，认为满意以后，他就决定亲自动手来测量。于是过了几天，当风力很强时
，邮船的船长劳特威说他相信当时船行的速度是十三海里，肯纳特就进行了测量，结果他承认自己赌输
了。 

 

我记载上面这个事实是为了说明下面这一点。作为造船术上的一个缺点，据说一只新船造好后，究竟它
是否是一只优良的帆船，非要等到试航后才能知道，因为尽管你严格地按照一只好船的模型仿造，新船
造好后相反地会变成十分呆滞。我想这一部分是由于海员们对于装货、装帆和驶帆的方式各有千秋，每
人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同一只船，按照一个船长的判断和命令装货，行驶起来会比它在另外一个船长
的指挥下来得快或慢。并且从来没有一只船是由同一人制造、装备和驾驶的。一个人造船身，另一个人
装帆，第三个人装货和驾驶。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了解其他人的思想和经验，因此当这几方面
合起来的时候，就很难得到正确的结论了。 



 

第50节：全队中最优良的帆船 

 

 

即使在海上的简单驾驶操作方面，我也常常看到在不同值班时间里，不同船员的不同做法，虽然风力并
无变更。一个船员比另一个船员把帆篷扯转得多一些或少一些，所以似乎并没有一定可资遵循的规程。
但是我想或许可以做一系列的实验：首先，决定最适合于速航的船身式样；第二，桅杆最合适的尺寸和
放置桅杆最合适的位置；按着帆篷的式样、数量和跟着风向的不同各种扯帆的方式；最后，装货的方法
。现在是实验时代，我想做这样一系列设计精确和相互配合起来的实验，是大有裨益的。因此，我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一些聪明的科学家会从事这种研究，我祝他们成功! 

 

在海上我们几次受到了敌人的追击，但是我们比谁都走得快，在三十天之内我们驶到浅水地区了。我们
的航海测量很准确，船长根据他的判断把我们带到非常靠近我们的港口法尔马斯的地方，如果我们在夜
里迅速航行，在早晨我们或许就停在港口了，并且夜间航行可以避免敌方私掠船的注意，因为它们常在
海峡口附近巡逻。于是我们扯起了所有的帆，因为那天风力很强，我们向前直驶，进程甚速。船长在测
量以后决定了航线，以为一定可以远远地避开细黎群岛。但是在圣乔治海峡里似乎有时候有一股强烈的
向岸流，它经常使海员上当，曾经使得克劳斯莱�萧佛尔爵士的舰队覆没。这股向岸流或许就是我们遇
到事故的原因。 

 

我们有一个看守人安置在船首，他们常向他叫喊“仔细看前面的地方”，他就回答：“是，是”，但是
可能这时候他正闭着眼睛在半睡的状态中。据说他们有时候只是机械地回答；因为在我们前面的灯他却
没有看见。这个灯给副帆遮住了，所以掌舵的和其他值班的人都没有看到，但是由于船身偶然一偏，他
们发现了这个灯，因此大惊失色，因为我们离开这个灯已经很近了，灯光看去大似车轮。这时正是午夜
，我们的船长正在酣睡，但是肯纳特上校跳上甲板，看到了危险，命令调转船头，所有风篷都扯着，这
一动作对桅杆来说是危险的，但是这一来却使我们躲开了礁石，故此我们幸免于难，因为当时我们正向
着装置着灯塔的礁石驶去。这次脱险使我特别强烈地感到灯塔的效用，使我决心提倡在美洲修建更多的
灯塔，如果我能生还美洲的话。 

 

到了早晨，通过锤测等方法，发现我们已经驶近我们的港口了，但是大雾弥漫，见不到陆地。约在九时
左右，雾渐渐地散了，好像剧院里的幕幔一样，雾从水上升了起来，在幕下看到了法尔马斯的市镇、港
内的船只和四周的田野。对那些长时期以来除了单调的茫茫大海以外别无所见的人，这是一种最动人的
景色，同时使我们更感到快慰的是现在我们再不必因为战争而担忧了。 

 

我和我的儿子立即出发到伦敦去了，在路上我们只稍稍逗留去参观索尔兹巴立平原的史前石柱和威尔顿
的潘泼罗克勋爵的私邸和花园和他的非常珍奇的古玩。我们在一七五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到达伦敦。 

 

查理先生早已替我安排好了寓所，我安顿下来以后马上就去拜访方寿节博士。有人向他大力推荐我，同



时人们也劝我去请教他关于诉讼的程序。他反对马上向政府提出控告，他主张私人先跟业主们商量，经
过朋友们的调停和劝导，业主们或许愿意友好解决。接着我就去访问我的老友和通信者彼得�柯令逊先
生，他告诉我那个弗吉尼亚大商人约翰�韩布雷要求他等我一到马上就通知他，使他可以带我去见枢密
院议长葛兰费勋爵，这位勋爵希望能够尽快地见到我，我同意第二天上午跟他同去。于是韩布雷先生来
接我，跟我同坐着他的马车去见那位贵人。葛兰费勋爵待我谦恭有礼，在询问和谈论了一些关于美洲现
状的问题以后，他对我说：“你们美洲人对于你们的政体有一种错误的看法：你们力争国王对他州长的
训令并非法律，以为你们可以任意自由决定遵守与否。但是这些训令与公使出国时所带的有关细小仪节
的袖珍指南不同，它们首先由熟谙法律的法官们起草，然后在枢密院里考虑、辩论或修改，最后由国王
签署。所以这些训令，从你们方面来说，是国法，因为英王是‘殖民地的立法者’。”我告诉葛兰费勋
爵这对我是闻所未闻。根据我们的特许状我一向以为我们的法律是由我们的议会制订的，这当然要呈请
国王批准，但是一经批准，国王就无权加以废除或更改。所以虽然议会不经国王批准不能制订永久性的
法律，但是不得到议会的同意国王也不能立法。他力言我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我不同意。葛兰费勋爵的
谈话使我对于英王政府对于我们的可能想法稍稍有点担心，我一回到寓所，就把这次谈话记下来。我记
得大约在二十年以前，内阁向国会提出的议案中有一条，提议把国王的训令作为殖民地的法律，但是众
议院否决了这一条款，当时我们还因此爱戴他们，以为他们是我们的朋友，自由的友人。到了一七六五
年从他们对我们的举动中看来，好像他们以前拒绝与国王以统治权，目的只是为了替他们自己保留这一
特权罢了。 

 

 

过了几天，方寿节博士跟业主们提了这件事，他们同意在春园的t�潘先生家中跟我会面。谈话开始时双
方表示愿意寻求合理解决，但是我想双方对于“合理”一词各有自己的解释。接着我们就讨论我们控诉
的各点，我一一加以列举。业主们尽力为他们自己的行动辩解，我也替州议会的行动辩护。当时我们的
距离很远，双方的意见相距十万八千里，简直没有达成协议的希望，但是最后决定要我把我们控诉的项
目用书面一一列出交给他们，他们答应加以考虑。不久以后我就照办了。但是他们把我们的控诉交给他
们的律师斐迪南�约翰�鲍黎，他在他们跟邻州马里兰的业主鲍得摩尔勋爵的大诉讼案中替他们办理过
法律事务，这件大诉讼案已经继续了七十年之久。业主们与州议会争执中的所有文件和咨文都是鲍黎执
笔的。他生性傲慢，脾气暴躁，由于过去在州议会的复文中我有时对他的文件抨击稍严，因为这些文件
事实上是说理浅薄，措辞蛮横，所以他与我结下了不解之仇，每次我们见面，他总是露出这种仇恨，业
主们提出要我和他单独讨论控诉的各项事务，我拒绝了，除了业主们自己以外我不愿跟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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